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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平妖传 》异体字与版本研究丛札

— 兼谈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异体字问题

林 高

一 、问题的由来

《平妖传 》在版本流传过程中 ,形成了二十回本的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与四十回

本的 《新平妖传 》这两大系统 。通常认为 , 新平妖传 》是冯梦龙在旧题罗贯中所

作的 《三遂平妖传 》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对这一共识产生认识分歧 ,肇始于上

个世纪 年代欧阳健的 《 三遂平妖传 原本考辨 》一文气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

点是 署题冯梦龙的四十回本才是罗贯中的原作 ,而所谓的二十回本却是冯梦

龙通同书贾作伪 ,将原有的四十回本删削改作以冒充 “古本 ”的产物 。

这一观点 ,其内在思路与欧阳健关于 《红楼梦 》版本问题的 “程先脂后

说 ”一致 ,其际遇也很近似 — 那就是虽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,但是认同者

无几 。不过从客观上讲 ,出现争鸣有利于推进学术研究的深人 。因此 ,上个世纪

年代以来 ,有一些学者开始着手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,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并

重新论证 《平妖传 》的版本承递关系②。

本文拟从 《平妖传 》两种版本的用字习惯着眼 ,通过对两种本子中异体字

使用情况的分析 ,来进一步说明 《平妖传 》版本的先后关系 。 《平妖传 》的版本

与成书研究在白话小说研究史上不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, 而且从研究方法

①欧阳健 《 三遂平妖传 原本考辨 》 , 《中华文史论丛 》 年第三辑 总第三十五辑 ,

第 一 页。

②对欧阳健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有 徐朔方 《 平妖传 的版本以及 水浒传 原本七十

回说辨正 》 , 《浙江学刊 》 年第 期 ,后收人徐朔方 《小说考信编 》 ,上海古籍出版社 ,

年 ,第 一 页 程毅中 《从语言风格看 三遂平妖传 确为旧本 》 , 《中华文史论

丛 》 年 总第五十五辑 , 第 一 页 程毅中 《再谈二十回本 三遂平妖传 —

宋元小说研究 订补之三 》 , 《文学遗产 》 以又年第 期 ,第 一 页 段春旭 《 平妖

传 散论 》 , 《明清小说研究 》 年第 期 ,第 一 页 韩 朴明真 《 平妖传 二

十回本与四十回本的先后问题 》 , 《明清小说研究 》 年第 期 , 第 一 页 林篙

《 平妖传 版本考 》 , 《中国典籍与文化 》 年第 期 ,第 一 页 。



的角度考虑 , 它还是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 。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篇文

章 ,就文献研究与古籍整理工作中如何对待异体字的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。

附带说明一下 ,异体字指的是仅在字形上有异 ,而读音与意义却完全相同 、

可以互相替换的文字 。至于有些字只在某几个义项上可以相通互换的 ,从严格

意义上讲 ,不能算异体字 。不过 ,为了行文的方便 ,本文暂不采用这一严格的定

义 。下文所说的 “异体字 ” ,其外延要更宽泛一些 ,可能也涵盖一些古今字与假借

字 总之只要这两个字在某一义项上相通 ,我们就把它纳人研究的范围 。

二 、异体字对研究 平妖传 》版本问题的三方面作用

有人说校勘学的方法与考古学有相通之处①。考古研究首先要掌握 “地层

学 ”的方法 而作为校勘学研究对象的文本 ,也是可以分出层次的②。《平妖传 》

在这方面就很典型 。四十回本的 《新平妖传 》 ,它的前十五回是旧本所没有的

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完全是冯梦龙的手笔 ,其徐二十五回则是在二十回本的

基础上敷演而成的 ,因此 新平妖传 》中显然存在着新旧两种版本的层叠关

系 ,而这种层叠关系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反映是最为显明的 。我们通过对两种本

子中异体字使用情况的分析 ,首先就可以把这种 “版本叠加 ”的现象具体而清

晰地揭示出来 。

“百 ”和 “伯 ”

“伯 、佰 、陌 ”都是 “百 ”的异体字 《汉书 ·食货志 》 “亡农夫之苦 ,有仟伯

之得 。 ”颜师古注曰 “仟谓千钱 ,伯谓百钱也 。伯音莫白反 ,今俗犹谓百钱为一

伯 。 ”③沈括也说 “今之数钱 ,百钱谓之 陌̀ '者 ,借 陌̀ '字用之 ,其实只是

百̀ '字 ,如 什̀ '与 伍̀ '耳。”随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 , “百 ”和 “伯 ”均见使用 ,
这里只举比较典型的句例说明

《三遂平妖传 ·第二回 》 百万资财指 日来 。 第 页 ⑤

① 德 保罗 ·马斯指出 “校勘学的方法也可以与考古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加以比较 。考古学

研究是依据复制件重建一个失落的艺术品 ,民间文学研究是寻找一个母题的原始版本 。与

它们相比 ,古典文本校勘方法的路线更加清晰 , 目标更可确切达成。 ” 苏杰编译 《西方

校勘学论著选 》 ,上海人民出版社 , 年 ,第 页。

②倪其心对 “经典古籍的复杂重叠构成 ',与 “一般古籍的简单重叠构成 ”有较详细的论述

《校勘学大纲 》 ,北京大学出版社 , 年 ,第 一 页 。本文所说的 “版本的层叠关

系”借鉴了倪书的说法 。

③ 《汉书 》卷二四上 ,中华书局 , 年 ,第 一 页。

④《梦溪笔谈 》卷四 ,岳麓书社 , 年 ,第 页 。

⑤本文凡引 《平妖传 》原文 ,回数 、页数径在文中用括弧标示 ,不另出注 。引 《三遂平妖传 》

简称 《三遂 》 据 《古本小说丛刊 》第三三辑第 册 ,影印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 ,中华书

局 , 年 引 《新平妖传 》 简称 《新 》 据 《冯梦龙全集 》第 册 ,影印日本内阁文库

藏墨憨斋本 ,上海古籍出版社 , 年。



(2 ) 《三遂 ·第三回 》 变得百十贯钱值得甚么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四回 》 胡员外坐立不安 ,走出走入有百十遭 。 第

页

《三遂 ·第七回 》 仗着刀 ,入那松径里行了一二百步 。 第

页

《三遂 ·第十二回 》 敝寺有百十众僧 ,都是有度碟的。 第

页

《三遂 ·第二回 》 你趁如今出去 ,见一两个相识 ,怕赚得三四伯

文钱归来 ,也过得几日。第 页

《三遂 ·第三回》 把一贯货物卖别人八伯文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四回 》 只见那永儿把那葫芦儿拔去了塞的 ,打一倾 ,

倾出二伯来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 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十一回 》 人丛里见一二伯人中间围着一个人 。 第

页

《三遂 ·第十一回 》 众位看官在此 ,先交我卖了这一伯道符 ,然

后施逞自家法术 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十二回》 与我把这和尚先打一伯棍 , 却再审问他

第 页

三遂 ·第十三回 》 吾有此女 ,小字永儿 ,尚是女身 ,与你是五

伯年姻眷 。 第 页

大体而言 ,在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一书中 凡 “举成数以言其多 ”时①,倾向用

“百 ”字 ,如百姓 、百官 、百业 、百味 、百发百中 、百伶百俐 ,包括与 “十 ” 、 “千 ” 、

“万 ”等字并举以表约数时 ,也用 “百 ” ,如百万 、千百遭 、百十众僧等 唯有第

例 “一二百步 ”是个例外 而在表示具体的数目时 ,无论是表示钱数 、人数 、

年数等 ,都更倾向于使用 “伯 ”字 。

《三遂平妖传 》全书至少使用了 次 “伯 ” ,其出现的频率要高于 “百 ” 。

而在 《新平妖传 》中 ,这 处 “伯 ” ,除有部分因词句改动较大而不再出现 “百

伯 ”字之外 ,其徐都改成了 “百 ” 可见 《新平妖传 》是有意识地将这对异体

字统一起来 。但因为 “伯 ”字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,所以很难改得彻底 。我们发

现 ,上述的第 例对应在 《新平妖传 》的第十八回中 ,仍作 “怕告得三四伯文

钱归来 , , 第 页 。

由此可见 ,把异体字统一起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,在这过程中很容易漏

改 而反过来 ,我们很难想象 ,如果是冯梦龙把四十回的 “原本 ”删削改作为二

十回的 三遂平妖传 》 ,他何必要把基本上已经统一了的二百三十多个 “百 ”

字按着一定的规律 ,或保留或改为 “伯 ”呢

①《辞海 ·语词分册 》 ,上海辞书出版社 , 年 ,第 页 。



2. “祖 ”和 “哩 ”

“握 ”和 “哩 ”略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“呢 ” ,是表示确定或申辩口气的句

末语气助词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用的是 “握 ” , 《新平妖传 》中则用 “哩 ” ,如

《三遂 ·第一回 》 正闹捏 ,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 , 已自上画去

了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三回 》 交你看 ,缸袒 ,瓮袒 ,瓶捏 ,桶捏 ,都盛得满了 ,

这里还有许多 ,兀 自没家生得盛捏 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十四回 》 左默道 “王都排 今日尚早袒 。 第 页

《新 ·第一回 》 袁公道 `头做媒 , 自身难保 我老袁但能记诵 ,

尚未得手哩。 第 页

《新 ·第二回》 袁公大惊道 这婆子好利害哩 。 第 页

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 “握 哩 ”来源于句末的介词结构 “在袒 ” ,又简

言 “在 ”或 “握 ” , “里 、理 、哩 ”等皆为其俗体 宋代时用 “握 ”与 “哩 ”者皆有

金元时期又出现了 “那 ” ,并开始出现 “呢 ”①。关于 “握 ”和 “哩 ”出现的先后

顺序与其使用地域的差别 ,这里暂不深究 。但从上面的语例可以看出 , 《三遂平

妖传 》和 《新平妖传 》在 “哩 呢 ”字的使用上 ,习惯不同。

有助于说明 《平妖传 》的 “版本叠加 ”现象的是 ,上述第 例中的 “没家

生得盛袒 ” ,在 《新平妖传 》中作 “没家火盛得哩 ” 第 页 但第 例中

的 “正闹握 ”在 《新平妖传 》中却仍作 “正闹裹 ” 第 页 。而通观 《新平妖

传 》全书 ,共用 “哩 ”字三十多次 ,偏偏就是这个 “正闹裹 ”写作了 “裹 ”— 对

于这个突兀的 “裹 ”字 ,合理的解释便是旧本 《三遂平妖传 》用字的孑遗 。
“教 , ,与 “交 ”

表使役的介词 “教 ”也可以写作 “交 ” ,念平声②。 《三遂平妖传 》用的是

“交 ” , 《新平妖传 》中则用 “教 ” 。作使役介词的 “交 ”字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至

少出现 次 “交战 ” 、 “交椅 ”等不算在内 ,这些 “交 ”字 ,在 《新平妖传 》

中都不见了— 有的是整个文句作了修改 ,多数则改被为 “教 ” 。《新平妖传 》

在把这二百多处 “交 ”字改为 “教 ”时 ,是不是也会有个别遗漏呢 果然 ,我们

也找到一处

《三遂 ·第三回 》 自从当晚分付女儿以后 ,铺中有的段匹便卖 ,没的

便交去别家买 。 第 页

在对应的 《新 ·二十一回 》中 ,此处仍作 “交 ”字 第 页 ,这又证实了曾有

①关于 “哩 呢 ”的来源 ,参见吕叔湘 年所作的 《释 景德传灯录 中在 、著二助词 》

《汉语语法论文集 》 ,商务印书馆 , 年 ,第 一 页 刘坚 、江蓝生对此问题亦考论

甚详 《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》 ,语文出版社 , 年 ,第 一 页 。

②关于 “教 ”与 “交 ”的用法演变情况 ,详参 日 香坂顺一著 、 日 植田均译 《水浒词汇研

究 虚词部分 》 文津出版社 , 年 ,第 一 页 ,此不赘述。



人对旧本的用字进行了改动 ,却没能改得彻底 。

“炒 , ,与 “吵 ”

表示喧哗的 “吵 ” ,现代汉语习惯用 “吵 ” ,而在 《三遂平妖传 》 、《水浒

传 》及部分元曲中则多见用 “炒 ” ,如

《三遂 ·第八回》 昨晚因见两轮月 ,闹炒了州城一夜。 第 页

按 《说文 》无 “吵 ”字 。古代字书中的 “吵”字读为渺 ,表示难鸡的叫声 ,

和今人所说的吵闹的 “吵”含义有别 《说文 》中表示喧哗 、干扰含义用的是

“钞 ” “抄 ,扰也 ,从言少声 ,读若灸 ,今苏俗谓罐嗽曰炒闹 ,即此钞扰字 ”气和
前三个例子的情况一样 , 《新平妖传 》中用了三次 “吵 炒 闹 ” ,但其中与上

一句对应的第二十六回中仍作 “炒闹了州城一夜 ” 第 页 其徐两处则
作 “吵闹” 。

综上可见 ,冯梦龙在整编 《平妖传 》的时候 ,曾根据当时代人及他个人的

语言习惯 ,对 《平妖传 》中的异体字做过整齐划一的通改工作 但是由于工作

量比较大 ,漏改的地方非止一处 。这些漏改的字鲜明地反映出了 《新平妖传 》

中存在着的新旧版本叠加的现象 。

其次 ,从文字与词义演变的角度考虑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出现的一些异体

字 ,有一些严格地说应纳人古今字的范畴 。通常情况下 , 《三遂平妖传 用的是

本字 , 《新平妖传 》用的是今字 这方面的区别也有助于说明版本的时代先后

问题 。

“奈 ”与 “奈 , ,

在表示 “如何 ” 、 “无奈 ”等含义时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一律用 “奈 ”字 , 《新平

妖传 》用的则是 “奈 ” 。这两个字中 “奈 ”是本字 “奈 ”字见于 《说文 》 ,本义是

果木之名 ,以后才假借为奈何之奈 徐铱注 “假借为奈何字 ” 。这属于朱骏

声所说的 “本无其意 ,依声托字 ”②。 《复古编 》谓 “奈 ,果也 ,从木示 别作奈 、

捺并非 。 ”③《康熙字典 》也明确指出 “俗作 捺̀ ' 以别于 奈̀何 '之 奈̀ ' ,又

俗作 奈̀ '以别于 奈̀果 '之 奈̀ ' ,皆非 。 ”④

尽管从词义发展的角度看 , “奈 ”是本字 , “奈 ”是后起的俗字 但是俗字

用得多了 ,反而喧宾夺主 ,逐渐取代了正字的地位 。在 《警世通言 》里 ,道士张

皮雀的一番话便反映了这种现象

张皮雀指出其中一联云 “ 吃̀亏吃苦 ,挣来一倍之钱 奈短奈长 ,仅

作千金之子 。 ' `吃亏吃苦 '该写 噢̀ ' 字 ,今写 吃̀ ' 字 ,是 吃̀舌 ' 的

①朱骏声 《说文通训定声 》第 册 ,上海商务印书馆 , 年 ,第 页 。

② 《说文通训定声 ·转注 》第 册 ,第料 页 。

③张有 《复古编 》卷四 , 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》第 册 ,第 页 。

④ 《康熙字典 ·辰集中·木部 》 ,影印同文书局本 ,中华书局 , 年 ,第 页。



吃̀ ' 字了。 噢̀ ' 音赤 , 吃̀ '音格 。两音也不同。 奈̀ '字是 李̀奈 '之

奈̀ ' , 奈̀ '字是奈何之奈 ,耐字是耐烦之耐 。 奈̀短奈长 '该写 耐̀烦 '

的 耐̀ '字。 奈̀ '是果名 ,借用不得。你欺负上帝不识字么 如今上帝大

怒 ,教我也难处 。 ”①

如果真像张皮雀说的那样 ,原先就有了一个 “奈 ”字 ,那么为什么早先有

那样多的人弃本字不用 ,反而要用表示果木之名的 “奈 ”字来做借字呢 张皮

雀这一套似是而非的文字学 ,尽管符合现代语文的语法规范 ,也合乎一般人的

用字习惯 ,但却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历史实际 冯梦龙之所以要替古人改字 ,大

约也是出于和张皮雀同样的想法吧 。

“纳 ”与 “呐 ”

在表示 “呐喊 ”这一含义时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用的是 “纳 ”字 ,如第六回

“众人见了 ,一齐纳声喊 。” 第 页 而 《新平妖传 》中出现的四次 “呐喊 ”

均用 “呐 ”字 包括前例对应回目 《新 ·第二十五回 》 “一齐呐声喊 ” ,第

页 。实际上 , “呐 ”最早通言部的 “呐 ” ,意为语言迟钝或口吃 ,如 汉书 ·李广

传 》云 “ 李 广呐口少言 。 ”颜师古注曰 “呐亦呐字 。”②古体形声字中形

旁意义相近者 ,可通转代用 ,如 “口”旁与 “言 ”旁意思接近 ,故常可以互换③。

这也是异体字或俗体字的形成途径之一 。

而在元曲以及 《水浒传 》等早期白话小说中 , “纳喊 ”的用法则更为常见 。

《通俗编 》卷八 “摇旗呐喊 ”条云 “戚继光 《纪效新书 》有 各̀兵呐喊 '语 ,元

人 《两世姻缘 》剧 摇̀旗纳喊 '作 纳̀ ' 。按 《玉篇 》 呐̀ ,下声也 ,言不出口

也 。 '与喊叫适相反矣 ,不若用纳字 ,纳 ,致也 ,尚为有说 。 ”④

“分付 ”与 “吩咐 ”

“分付 ”是个双声字 ,在古书中很常见 。 《通俗编 》云 “《汉书 ·原涉传 》

具̀记衣被棺木 ,下至饭含之物 ,分付诸客 ,诸客奔走市买 。 '按 此言分别委

付 ,以其客有多人故也 。《三国志 ·鲜卑传 》 柯̀比能每钞略财物 ,均平分付 ,终

无所私 。 '义尤显白。后人只当一付字用 ,虽只一人而亦谓之 分̀付 ' 。白居易

《题文集柜诗 》 只̀应分付女 ,留与外孙传 。 '韩惺诗 分̀付春风与玉儿 。 '盖

①《警世通言 》卷十五 《金令史美蟀酬秀童 》 ,人民文学出版社 , 年 ,第 页 。又按 张

皮雀提到的 “噢 ”与 “吃 ” , 《三遂平妖传 》皆用 “吃 ”字 , 《新平妖传 》则用 “噢 ” 。

② 汉书》卷五十四 ,第 页。

③关于 “义近形旁通用 ” ,详高明 《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》第三章第三节 ,其中谈到 “口言形

旁通用 , 不仅在古文字中保存着共同的形体 , 而且在古代文献中也保存许多共同的用

法 。 ” 北京大学出版社 , 年 ,第 页

④《通俗编 》卷八 《武功 》 , 《续修四库全书 》第 册 ,影印乾隆十六年翟氏无不宜斋刻本 ,

上海古籍出版社 , 年 ,第 页。

⑤《通俗编 》卷十七 《言笑 》 , 《续修四库全书 》第 册 ,第 页 。



已然矣。时俗又专以为嘱告之义 ,尤非。”唯 颧在这里总结了 “分付 ”的三层意
思 分摊 、分派 , 交付 , 嘱咐 。把这三层意思贯穿起来 不管是交付

给一个人还是交付给几个人 ,都可以用 “分付 ” 由此引申开来 ,语言上托付 ,

也可以用 “分付 ” 。这二者中 , “分付 ”是本字 , “吩咐”则是为了便于识别而产

生的后起字 许多双声叠韵字 ,在加了形旁之后 ,含义会更加明确 ,写法也就固

定了下来 , “分付 ”与 “吩咐 ”便属于这一种情况 。 《三遂平妖传 》用的是 “分

付 ” , 《新平妖传 》则用 “吩咐 ” 。

“元 , ,与 “原 ”

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出现了 次 “元来 ” , 《新平妖传 》则一律改用 “原来 ” 。

改 “元来 ”为 “原来 ” ,据说是因为明朝初年有意避讳 “元 ”字 。郝鼓行云

,' 宋书 ·王景文传 》 臣̀遣李武之问俨元由。 '茹行案 元 ,始初也 由 ,萌巢

也 。论事所起 ,或言元起 ,或言元来 ,或言元故 ,或言元旧 ,皆是也 。今人为书

元̀ '俱作 原̀ '字 ,如官曰原任 ,诗曰原韵 ,文日原文 ,以物质钱曰原当 ,以钱

赎物曰原价。凡此之类 ,有数十条 ,习贯为常 ,不加更正。推厥所由 ,盖起于前明

初造 ,事涉元朝 ,文字簿书率皆易 元̀ '为 原̀ ' ,沿至今日 ,习非成是 ,不察所

安 。是说也 ,余闻之牟默人云。 ”①

最后 ,我们再把眼光投向同时代的其他语言材料 。 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出现

了大量的异体字 ,按照现代语文的标准看 ,可能大多数属于明显的 “错别字 ” ,

但是通过与元曲 、早期白话小说等同时期的语料进行对比后 ,我们不难发现 ,

这些显然不符合现代语言规范的异体字 ,至少在宋元明时期是很常见的 。这些

异体字从整体上反映出 《三遂平妖传 》的语言风貌是比较古朴的。这里再举两

个例子 。

“以定 ,,与 “一定 , ,

《三遂 ·第五回 》 媳妇以定是你藏在家中了 ,快叫他来见我 第

页

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用 “一定 ”的地方不多 , “一定 ”与 “以定 ”各只一见 。

《新平妖传 》则出现了二十来处 “一定 ”— 而且主要集中在冯梦龙增补的部

分 ,仅从词频上看 ,新 、旧版本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。但是在 《新平妖传 》的第二

十三回中 ,对应上一句的地方 ,也仍然保留了一处 “以定 ” 第 页 。同时

在 《水浒传 》 、《金瓶梅 》等同时代的小说中 , “以定”也经常可以见到 。

①郝鼓行 《晋宋书故 》 , 《丛书集成新编 》第 册 ,影印光绪十一年广雅书局本 ,台北新文

丰出版公司 , 年 ,第 页 。按 “元 ,' 与 “原 ”的区别 ,程毅中在 《再谈二十回本 三

遂平妖传 — 宋元小说研究 订补之三 》 《文学遗产 》 只年第 期 一文中已经

提到。



2. “耳躲 , ,与 “耳朵 ”

《三遂 ·第十一回 》 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著 ,起身去那楼板上摸

一摸 ,摸着了头 ,双手捉住两只耳躲 ,掇那头安在腔子上 ,安得端正 ,把手
去摸一摸。 第 页

《三遂 ·十二回 》 他把手去摸着了头 ,双手捉住耳躲安在腔子上 ,依

旧接好了。 第 页

这两处分别对应 《新平妖传 》的第二十九 、三十回 , “耳躲 ”并作 “耳朵 ”

第 、 页 。其实作为异体字 , “耳躲 ”在元明时期的小说 、戏曲中也是

很常用的 ,如 《西游记 》第三回 “看他将那宝贝颠在手中 ,叫小小小 ,即时就小

做一个绣花针儿相似 ,可以捻在耳躲里面藏了。 ”①

《三遂平妖传 》中出现了这样多的异体字 ,而且这些异体字的用法多数都

能和宋元时期的语料对应上 ,这么多的异体字散见在全书的各个角落 ,它们的

出现绝不可能是冯梦龙 “作伪 ”的结果 。语言上的这种 “做旧 ”是不可想象的 ,

我们只能承认这就是当时人用字习惯的自然反映 。

三 、徐 论

综合以上讨论 ,不难看出 ,异体字尽管在文意理解方面显得无足轻重 ,但

对于研究作品的时代与版本问题是有参考价值的 同时从更大的范围上看 ,这

些异体字本身 ,对于我们研究文字与词义的演变 ,特别是对于研究古代的俗体

字 、俗语词来说是很宝贵的材料 。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说明 。

“烘 ”与 “哄 , ,

《三遂 ·第五回 》 张千 、李万搀扶到十字路口 , 阴̀动了大街小巷

的人 。 第 页。 《新 ·二十三回 》同 ,第 页。

《三遂 ·第八回 》 却说郑州上至知州 ,下及百姓 ,哄动了城里城

外居民 ,都看空中有两轮明月。 第 页。 《新 ·二十六回 》同 ,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十二回 》 街上人闹哄哄地 ,经纪人都做不得买卖 。 第

页。 《新 ·三十回 》同 ,第 页

《三遂 ·第十二回 》 街上人闹闹烘烘都来看 。 第 一 页。

《新 ·三十回 》同 ,第 页。

就例 、例 看 ,这两处用 “哄 ”与 “烘 ”并无区别 。在校勘学上 ,

“哄 ”与 “烘 ”也经常形成异文 。如 《直斋书录解题 》卷二十一著录卢炳的 《哄

堂集 》一卷 ,并案日 “《文献通考 》作 哄̀堂 ' ,原本作 烘̀ ' ,今改正 。 ”②《四

库全书总目·词曲类存目 》中亦著录了卢炳 《哄堂词 》 ,其提要云

①《古本小说丛刊 》第三六辑第 册 ,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书林杨闽斋刊本 ,中华书

局 , 年 ,第 页。

②《直斋书录解题 》卷二十一 ,上海古籍出版社 , 年 ,第 页 。



其集 《书录解题 》本作 《哄堂词 》 ,毛晋刊本则作 “烘堂” 。案唐赵磷

《因话录 》 “御史院合座俱笑 ,谓之哄堂。 ”炳盖谦言博笑 ,故以为名 若

作 烘̀堂 ' ,于义无取 。知晋所刊为误 。 ①

实际上从 《平妖传 》的例子看 , “烘 ”和 “哄”是很常见的异体字 。在表示

“哄闹 ”这一含义时 , “烘 ”和 “哄 ”是通用的 但是 “烘堂 ”还有另外一个含

义 ,即 “暖房 ” , “也指生日、新居 、迁宅等大喜之日里亲友作贺饮宴 ,满堂欢庆 。

宋张纲 《西江月 ·壬午生日》词 为̀具随宜饭钉 ,烘堂不用笙箫 ” ' 。喻 以 《书

录解题 》的原本与毛晋刊本作 “烘堂 ”并没有错 ,四库馆臣臆改为 “哄堂 ”实际

上是因不明俗语词而致误 。

总而言之 ,异体字是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。遗憾的是 ,

在实际工作环节中 ,异体字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。有的整理本对异体字不

出校勘记 ,甚至在排印的时候直接将异体字统一成符合当下出版规范的 “正

字 ” 这样做很可能就把版本学 、语言学上的一些问题掩盖起来了。时下古籍

“数字化 ”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之中 ,目前也已经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

数据库或电子书。但是在 “数字化 ”的过程中 ,古籍中的异体字 、古今字 、繁简

字又常常被简单地 “关联 ”起来 ,于是在关联或者归并的过程中 ,又会有一些
问题或现象被掩盖 。因此对研究者来说 ,如果研究的是文献上的问题 ,或者是

要把文本当作语料来使用的 , 就需要多核对原书 , 至少也要看影印本或者胶

片 ,对于排印本 特别是一些掩盖了问题的排印本 和电子本则要慎用 。

《平妖传 》现在已经有好几种排印本 ,其中点校质量比较高 ,特别是在异

体字的处理方面做得比较好的 ,仍推张荣起整理的 《三遂平妖传 》。这个整理

本不仅原样保留了底本中的异体字 , 而且还在全书的起首附上了一份比较详

尽的 《本书习见语汇用字 ,同音假借字及其与本字同用的各字简表 》③这种做

法是值得借鉴的。本文所做的研究 ,便是以这份 《简表 》为线索而逐步展开的 ,

这也是要特别说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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